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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总集视域下的女性书写价值
——以清代女诗人路凌波为例

李芊雨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女诗人路凌波的一生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少年时悠闲无忧， 青年时相思哀愁， 中年时困苦悲痛， 老年时洒脱淡

然。具有艺文志性质的清代陕西三原地域诗歌总集《原献诗录》收录其诗作 50 首， 借此现象可以观察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

文化价值： 既是明清时期主流话语对女性评价标准渐趋多元化的标志， 也意味着女性历史书写的个体化趋势正在逐渐增强。

路凌波能够以女塾师的身份教授男性弟子， 亦象征着清代关中地区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宽。在书写方式层面， 路凌波的诗歌创

作则展现出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学价值： 纯正的旨趣与音韵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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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of Women’s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llections： 
A Case Study of Lu Li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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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fe of poetess Lu Lingbo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carefree childhood， lovesick 
youth， troublesome middle age and calm old age.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from Sanyuan in Shaanxi prov⁃
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titled Yuan Xian Shi Lu， includes 50 of her poems.  This phenomenon demon⁃
strates that the cultural values of women’s writing in regional anthologies signify both the increasingly diversi⁃
fied standards for evaluating women in mainstream discours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growing trend towards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women.  Lu Lingbo’s ability to teach male 
disciples as a female tutor also symbolizes the expansion of the living space for women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erms of writing style， Lu Lingbo’s poetry exhibits the literary values of 
women’s writing in regional anthologies： a purity of purpose and the beauty of rh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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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 陕西三原县作为“天下商旅所集”［1］6 

之处， 经济繁荣， 人文益盛， 书院教育以及印刷出

版行业蓬勃发展， 成为渭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文化

中心。现存三原县最早的地域诗歌总集， 为清光绪

年间贺瑞麟编纂的《原献诗录》（3 卷）， 辑录明清两

代三原县 76 位诗人、 1 028 首诗作。路凌波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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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位女性， 且收录诗歌数量多达 50 首， 仅次于

孙枝蔚（231 首）和杨秀芝（107 首）位列第三， 排在

其后的有马理（47 首）、 张原（46 首）、 刘绍攽（28 首）

等， 这一现象在地域诗歌总集中比较罕见， 值得深

入探究。

本文拟以《原献诗录》对路凌波诗歌的选录为

例， 通过分析地域总集选录女性诗歌的缘由、 标准

以及类目设置等方面的内容， 结合地域总集与地方

志的密切关联， 从社会评价标准、 历史书写方式及

女性生存空间等层面探讨女性书写行为的价值及

意义， 考察清代“士”阶层对女性书写的接受和

认知。

1　路凌波的生平与诗歌创作

关于路凌波生平记载的文献资料比较有限， 最
早的记载出自清道光十六年（1836 年）李元春《关中

两朝诗钞补》“卷四”收录路凌波诗作时后附的诗人

小传： “路， 字秋湄， 会宁人， 别驾绰公女， 归池阳

郭静升， 本出素封， 后贫且寡， 又丧子， 守贞， 教授

为生。”［2］77 清光绪六年（1880 年）贺瑞麟编纂《三原

县新志》“人物志”， 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

有以闺秀著者， 一人。路凌波， 字秋湄， 生长

会宁， 随父路绰公别驾任所。慧质天授， 好吟咏， 
适生员郭抱一永安， 寓居三原。永安能诗， 凌波时

相唱和， 如良友切劘。既永安贫甚， 凌波典衣卖

钗， 孝事高堂， 绝无怨悔。生子振希， 聪明绝伦， 
年十三入庠， 十六而殇。有《哭子编》。老益穷困伛

偻， 惟教授生徒度日而已。所著有《翦红诗草》［3］340。

此处记载与《关中两朝诗钞补》相比更加翔实， 
更加关注路凌波女性诗人的身份。民国二十三年

（1934 年）刊刻的《续陕西通志稿》依此删略： “字秋

湄， 三原县人， 生长会宁， 乾隆时随父路绰公别驾

任所， 适生员郭抱一永安， 生子振希， 著有《翦红诗

草》， 事迹具《列女》本传。”［4］6473  此内容明显是由《三

原县新志》的相关记载简略而成， 作为人物小传补

充在诗人名后， 更详细的介绍应在人物志“列女”部

分， 然而在其卷一百一十“列女一”至卷一百二十三

“列女二十三”中并未有路凌波生平事迹的详细记

载， 疑为编纂时有所疏漏。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段燕苹纂修《会宁县志

续编》， 卷十一增补“路凌波”， 叙其生平：

路凌波， 字秋湄， 邑世家女。年十八归邑庠生

郭抱一。幼尊庭训， 读书能诗， 时与夫唱和论文。

生子振希， 小字阿元， 三岁， 凌波授以唐绝句， 即
能记诵； 六岁授书， 日记百行， 过目不忘； 九岁熟

六经四传； 十岁即操觚成诗， 善属文， 人以神童目

之； 十三补弟子员； 十四应乡试， 膺鹗荐， 惜未售。

越岁， 聘李氏女， 未娶， 亡； 振希亦寻殁， 得年仅十

六， 著有《守朴斋诗》一卷。凌波夫妇哀伤， 各哭以

诗。噫， 凌波之命苦矣！然开吾邑女学之先声者， 
实自凌波始［5］722 ①。

综合以上文献记载， 女诗人路凌波的一生可以

划分为四个时期： 少年时衣食无忧， 才名早露； 青
年时嫁与良人， 育有一子； 中年时贫困多病， 丧子、 
丧母； 老年时诗书为友， 教授为生。

1. 1　少年时期： 衣食无忧， 才名早露

路凌波出身甘肃会宁商贾富贵之家， 从小锦衣

玉食， 幼时便展现出非凡的文学天赋， 才名早成。

这一时期所作诗歌多写闺阁女儿心思， 如《小阁》：

小阁秋风晚， 残妆午梦迟。瞻云修绿鬓， 对月

写蛾眉。漫兴凭谁遣， 幽怀只自知。虫声偏唧唧， 
向我索新诗［6］65。

午睡方醒， 诗人对镜理妆， 寂静的午后唯有虫

鸣声声响着， 听在诗人耳中仿佛在催促着自己作几

首新诗， 可见诗人满心皆是吟诗作赋的闲情雅致， 
尚未受世俗家事叨扰， 乃是显明的少年心境。同样

是写午睡方醒， 《秋夕偶成》首联“梦觉黄昏后， 萧
疏倚画楼”［6］65 点明时间、 地点， 诗人小憩贪睡至黄

昏时分， “画楼”乃是诗人未出嫁前的闺阁居所， 醒
来时秋风送爽， 夜空璀璨， 鸟鸣清脆， 悠闲愉悦的

心情跃然纸上， 诗人心头并无分毫愁苦， 出嫁后恐

无此闲适心境。  《惜春》： “几日春辉好， 韶光转眼

深。红飞花上锦， 绿变柳条金。顿解浮生梦， 频劳

昧旦心。悠悠无限意， 一付短长吟。”［6］65-66颔联可见

诗人炼字、 炼句之功。诗虽以伤春为主题， 却不见

浓 重 哀 伤 之 意 ， 反 有 潇 然 洒 脱 之 感 ， 足 见 少 年

心境。

①   《会宁县志续编》 中对路凌波生平的相关记载有两处错误：其一，路凌波丈夫郭永安，字抱一，乃陕西三原县生
员，而非“邑庠生”；其二，“著有 《守朴斋诗》 一卷”记载有误，或应为“ 《朴斋诗》 一卷”。因此处记载源出于路凌波
《哭子四首》（其一）：“阿元我娇儿，怀抱未离母。口授唐绝句，熟诵二百首。六岁授书读，记诵无出右。九岁熟六经，四
传悉分剖。十岁能咏吟，佳句时或有。十一解属文，奇童驰名久。十三游泮宫，前辈呼小友。十四入棘闱，文荐时不偶。
迩读宋儒书，箴铭满户牗。一朝舍我逝，虚室难独守。朴斋一卷诗，遗编定亲手。触处摧肺肝，儿今得知否。”所谓“守朴
斋”应是误将“虚室难独守”“朴斋一卷诗”两句连读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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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青年时期： 嫁与良人， 育有一子

路凌波十八岁时嫁与三原县生员郭永安为妻， 
踏入人生的新阶段。新婚夫妻恩爱非常， 时常切磋

诗艺， 以此为乐。  《梨花和外子韵》即二人唱和而

成， 另有一首《迎月楼趁凉夜坐外子同梁枚臣、 柳
振绪、 吴文宿分韵得静字》： “煮茶坐联吟， 不觉清

夜永。雅人惜分阴， 夜夜烛当秉。”［2］65 夜风习习， 夫
妻二人同友人联句唱和， 不觉夜深， 犹未尽兴， 可
见其高昂诗兴。

然而， 这对志趣相投的夫妇也未能避免家庭生

活的烦恼， 郭永安时常离家赴外省参加乡试， 因此

路凌波诗作中常见三类主题： 一是对丈夫的期望和

鼓励， 如《送外赴省试用吴若云韵》： “期君更励冲

霄志， 讵为浮名望眼赊。”［6］67 二是相思之意， 如《镜

台词》： “一自别远戍， 姿容不复顾。明镜与膏沐， 
从此一一错。”［6］60 化用《诗经·卫风·伯兮》的诗境表

达对丈夫的思念与忠贞。  《秋闺曲》则有乐府民歌

风味：

新月一钩悬金线， 卷帘惊心忽相见。皓月清魂

夜夜增， 妾心别恨历千变。千变愁思减容光， 月华

迎人开纨扇。深闺既照妾颜色， 远戍复照离人面。

拜月低语问姮娥， 良人何处曾息宴。明月寂寂露无

声， 银汉迢迢云一片。斜倚竹枝翠袖薄， 夜深独立

碧苔院。归来和衣卧妆阁， 惺忪倚枕肢力倦。欲寻

辽阳路转迷， 梦惊犹觉心胆颤［6］64。

开篇以“新月一钩悬金线”的妙景使全诗笼罩

在深夜月光的背景下， 这一轮高悬的明月， 轻拂过

深闺与远方， 女子诚心叩拜， 妄想向这亘古的月光

打听游子的消息， 可惜回答她的只有寂静的银河。

全诗以月光为中心， 以思念为引线， 描写思妇由此

散发出的种种联想， 细微又深刻地表现出女子对远

行人的牵念之情。

三是独处时的孤寂。离别带来的不仅是相思， 
还有寂寞， 诗人只好以诗书为伴， 却也难解孤独苦

闷， 如《秋夜检书口占》： “孤灯伴残夜， 坐对一床

书。起视秋窗外， 松高月影虚。”［6］67 《秋夜读书》： 
“碧焰银釭冷， 迢迢夜漏长。蛩声依古壁， 萤火渡

空堂。画扇抛残暑， 风帘弄晚凉。摊书人静后， 霁
月照幽篁。”［6］66 深秋寒夜， 孤灯一盏， 对月读书， 意
境凄清孤冷。

1. 3　中年时期： 贫困多病， 丧子丧母

郭永安奔波于家庭与考场之间， 惜其终生未能

中举， 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丧失。路凌波

不得不典当衣衫钗环、 制售绣品以贴补家用， 然而

贫困与劳累终于拖垮了她的身体， 诗人曾在《示儿》

中向幼子诉说自己的辛苦： “况我寒素家， 艰辛历

尔母。针纩借夜灯， 乞邻东壁妇。伛偻复病骨， 举
步艰趋走。”［6］61

家庭生活的磋磨逐渐令诗人疲惫， 支撑她度过

苦难的正是早慧、 乖顺的郭振希， 路凌波将希望和

爱寄托在独生子身上， “七乳存一男， 尚冀裕家

庆”［6］63， 而郭振希也未辜负母亲的期望， “十一解属

文， 奇童驰名久。十三游泮宫， 前辈呼小友”［6］63，  

年少成名， 十三岁已成秀才， 十四岁参加乡试未

中， 但已可见其光明前路。

然而世事难料， 这位“神童”十六岁时便夭折

了。丧子之痛给路凌波的精神世界带来巨大冲击， 
这一时期诗人心境早已不复少年时的悠闲愉悦或

青年时的哀婉相思， 诗风转向更深切的凄楚悲凉。  
《哭子四首》是路凌波为祭奠郭振希所作， 声调凄

切。  “嗟余本村妪， 陋质惭玉映。胡为艰世缘， 六
根孽未净。穷愁既千端， 筋骸已废病。”［6］63 贫困、 
伤病、 丧子， 诗人内心的痛苦难以排遣， 以至于求

诸 佛 家 因 果 之 说 。  “ 汝 为 母 病 忧 ， 母 反 归 汝

殡。”［6］63 上句既写出孩子孝顺懂事， 母子情深， 下
句构成冲击， 懂事可爱的孩子殡天， 留下孤苦多病

的母亲， 语调平淡， 却是断肠之语。  “情郁悲莫伸， 
濡泪寄歌咏。哀哉不能言， 终夕心怲怲。”［6］63 诗人

再次将心事托付诗歌， 试图纾解内心的极度悲痛。

祸不单行， 丧子之痛未及平复， 路凌波又历丧

母之殇。  “不意辞亲日， 真成永别时。堂前遗病

老， 膝下失娇儿。”［6］63  诗人惊闻噩耗， 第一反应是

回忆最后一次与母亲见面的情景， 当时只道是寻

常； 随后念及自己方失娇儿， 又离慈母， 这亲人逝

去的悲痛中便多了几分怨与悔： 怨命运不公， 悔未

能尽孝。诗人直言自己“为举梁鸿案， 却抛莱子

衣”［6］63 的悔恨与无奈， 借用举案齐眉、 彩衣娱亲的

典故道出古代女性悲哀无奈的生存处境， 要成为贤

妻孝妇、 侍奉公婆， 便难以事母尽孝。诗人在《哭

母四首》中再次发出自哀之语： “命薄滋余罪， 摧肝

只恸呼。”［6］62

这一时期， 路凌波内心被悲愁哀怨填满， 写景

之句亦凄凉至极， 《秋柳用王渔洋韵》： “凉飙有意

攒眉恨， 冷雨无心惹泪痕。拂马霜天嘶野渡， 藏鸦

月夜惊山村。”［6］67 运用“凉” “冷” “恨” “嘶” “惊”等

字词意象， 整首诗的意境如同诗人心境一般， 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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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 幽冷。

1. 4　老年时期： 诗书为友， 教授为生

李元春《关中两朝诗钞补》对路凌波一生的总

结十分精炼： “路， 字秋湄， 会宁人， 别驾绰公女， 
归池阳郭静升， 本出素封， 后贫且寡， 又丧子， 守
贞， 教授为生。”［2］77 出身钟鸣鼎食之家的才女， 成婚

后却逐渐落魄， 历经生老病死， 尝尽人生滋味。待

到老年， 身边亲人散尽， 路凌波恢复独身生活， 以
教授为生， 与诗书为伴， 她的内心已是千帆过尽的

平静淡然， 如同这首《春日遣怀》中所写：

贫居寂静少逢迎， 座外诗书世外情。半枕茶烟

风乍度， 一帘花影雨初晴。王侯第宅无余址， 班马

文 章 有 定 评 。 啸 傲 东 轩 还 自 问 ， 托 身 何 以 达

吾生［6］66。

首句“贫居寂静少逢迎”点明诗人已是年迈独

居， 烹茶时的热气被柔和的春风缓缓吹散， 春雨方

歇， 帘上可观繁花照影， 诗人将余生寄托于诗书才

情之上， 与诗书为伴， 与天地自然为友， 虽孤独， 
却萧然自得。  《独酌》亦可见岁月沉淀下潇然洒脱

的人生态度：

闭户怀冲澹， 萧疏整日闲。开樽谁与酌， 把酒

劝青山［6］67。

独酌无人作陪， 便与青山对饮， 也不觉孤寂

了， 有几分李白“举杯邀明月”的气势情怀。  《送门

人马修五之蜀》亦是诗人年迈时所作， 据诗中“慈亲

违千里， 怅望攒愁眉”“寸草春晖心， 时时须念兹”

等句可知诗人是怀着一颗慈母之心送别这位徒弟， 
曾经“簪笔游林泉， 到处相追随”的回忆只是为别离

平添愁苦罢了， 末句“珍重无多语， 疏慵常自医”［6］62

又展现出这位女诗人的真诚与潇洒。

1. 5　路凌波诗歌辑录勘误

据记载， 路凌波著有诗集， 名为《翦红诗草》， 
惜今已佚。  《原献诗录》收录其诗 50 首， 包括五言

诗 27 首（《镜台词》 《寄外》 《客有以诗集求订者， 辞
之不得， 既为评点诗以答之》 《示儿》 《责子》 《送门

人马修五之蜀》 《哭母四首》 《哭子诗四首（并引）》 
《小阁》 《惜春》 《十七夜东园迟月》 《秋夜读书》 《戍

妇词》 《古意》 《秋夜检书口占》 《独酌》 《塞上曲（一

作明妃怨）和苏世璋韵》 《四时闺梦效碧梧香阁风雨

月雪韵》）， 七言诗 20 首（《秋闺曲》 《采莲曲》 《题闺

秀邢馨如〈吉光集〉诗后》 《题唐明皇训储图》 《秋夕

偶成》 《春日遣怀》 《梨花和外子韵》 《月满楼和徐映

玉叠顾星桥》 《弼田村春游望献陵用张勤淑游平山

堂得悬字韵》 《送外赴省试用吴若云韵》 《秋柳用王

渔洋韵》 《清明郊游感怀》 《花影》 《长信春词》 《长

信秋词》 《昭君怨》 《白丁香》 《春闺》 《春阴排闷》 
《闻莺》）， 杂言诗 3 首（《秋夜长三章》。值得注意的

是， 《原献诗录目次》载录路凌波诗“四十九首”［7］7， 
是贺瑞麟计算有误。若将同题组诗算为一首， 应为

39 首； 若将同题组诗拆开计算， 则为 50 首。依照相

近原则， 姑且按照 50 首计算， 故本文始终称其收录

数量为 50 首。

陆勇强在《〈历代妇女著作考〉补正》中说： “《关

中两朝诗钞》卷四录有路凌波所作《镜台词》 《示儿》 
《责子》 《送门人马修五之蜀》等 40 首诗。”［8］ 但经笔

者查阅， 收录路凌波诗作的是《关中两朝诗钞补》卷

四， 而非《关中两朝诗钞》卷四。李元春辑《关中两

朝诗钞》包括诗钞十二卷、 补钞四卷、 又补一卷， 路
诗收录于补钞四卷。  《关中两朝诗钞》是《原献诗

录》的重要文献来源， 编纂者李元春是贺瑞麟的授

业之师， 《原献诗录》所辑 50 首路诗正是自《关中两

朝诗钞补》“四十首”［2］采摭而来， 数量看似更多是

由于《关中两朝诗钞补》将同题组诗计为一首。在

《诗钞补》“四十首”中， 除《迎月楼趁凉夜坐外子同

梁枚臣、 柳振绪、 吴文宿分韵得静字》一首之外， 皆
见于《原献诗录》， 且次序一致。因贺瑞麟采诗时有

所取舍， 才显示出《原献诗录》中的路诗并非随意

收录。

《续陕西通志稿》卷二百二十二《文征》亦存 5 首

路凌波诗［4］6473， 即： 《寄外》 《客有以诗集求订者， 辞
之不得， 既为评点诗以答之》 《弼田村春游望献陵

用张勤淑游平山堂得悬字韵》 《清明郊游感怀》以及

《闻莺》， 而这 5 首皆涵括于《原献诗录》所辑 50 首。

综上可知， 本文将以《原献诗录》所收路凌波诗

歌 50 首为文本依据， 在地域诗歌总集视域下探究

路凌波诗歌的女性书写价值及创作价值。

2　地域总集中的“闺秀”书写价值

《原献诗录》的编纂过程与地方志密切相关。

贺瑞麟在《爱吾庐诗草序》中说： “光绪庚辰， 適有

邑志之役， 又特辑邑中先献之作为原献文录、 诗录

二种。”［9］101 光绪六年（1880 年）， 贺瑞麟受知县焦云

龙之托修撰县志， 书成名为《三原县新志》。志中不

载艺文， 别为《原献文录》 《原献诗录》附于其后。

如此一来， 既免去了县志过于繁杂厚重的弊端，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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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艺文志作为补充， 使《三原县新志》成为一部更加

完整的县志， 不致遗漏。

以地域总集形式补充地方志的做法不在少数， 
明董斯张编纂《吴兴备志》时也曾因方志体例之限， 
另辑《吴兴艺文补》以弥补郡志艺文志收录作品较

少的问题。贺瑞麟弟子柏堃修泾阳县志时亦仿此

例， 方志之外别为《泾献文存》 《泾献诗存》以载诗

文。此类地域总集融合艺文志之精神与文学总集

之形式， 与地方志之间生成一种更加紧密的内在联

系。如《原献诗录》中诗人小传部分常以“见邑志”

三个字代替， 这种做法从编纂体例上强化了《原献

诗录》与《三原县新志》之间的系统性关联， 地域总

集与地方志结合， 成为彰显地域文化的有机整体。

路凌波作为《原献诗录》中唯一的女性诗人， 不
仅其诗作被大量辑录在地域总集中， 其传记也载入

《三原县新志·人物志》， 贺瑞麟专门新增“有以闺秀

著者”［3］339 一类， 类目下仅有路凌波一人。这一文化

现象不仅是对路凌波诗歌文学及文化价值的认同， 
亦是明清时期主流话语对女性评价标准渐趋多元

化的标志， 更是女性作为个体得到“士”阶层承认的

表征， 同时也呈现出清代关中地区女性生存空间的

拓展。

2. 1　女性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史志之传女性， 并不罕见， 自范晔《后汉书》

始， 历代史书方志多设立列女传载录女性人物事

迹。  “列女”之名最早见于刘向《列女传》， 范晔《后

汉书》引“列女”入正史， 以“搜次才行尤高秀者， 不
必专在一操”［10］2781 为宗旨， 在贞烈贤孝等传统女德

之外， 亦载录马伦、 蔡琰等以博学才辩为主要特质

的女性。后世史书多仿其例， 然而“列女”之内涵却

渐趋狭隘， “后世史家所谓列女， 则节烈之谓， 而刘

向所叙， 乃罗列之谓也”［11］298。唐代刘知幾还曾质

疑《后汉书》的立传标准： “载诞胡子， 受辱虏廷， 文
词有余， 节概不足。” ［12］238 他认为蔡琰德行有失， 

“文词有余”不足以成为独立的立传标准。贞烈、 孝
顺、 贤淑， 单一的评价标准侵蚀着女性的价值创造

空间， 呈现出女德规范与女性生存空间“有如天壤

的沟壑”［13］。

至明清两代， 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善， “士”阶层

逐渐意识到衡量女性价值的尺度单一性问题， 并在

撰修列女传时予以关注。明张岱私修明史《石匮

书》中有《列女列传》一卷， 传中载录义娼邵金宝、 
京师娼高三等不为官修史书所容的女性， 其总论部

分指出： “列女者， 女之流也， 有以贤孝见， 有以节

义见， 有以侠烈见， 亦有以才慧见， 品类不一， 故
曰列也。”［14］215 张岱并不以女德规范为选女入史传

的唯一标准， 将节义、 侠烈、 才慧等特质作为独立

立传标准， 表现出对《后汉书》立传标准的回归。清

章学诚亦提倡以多种标准为女性立传： “其正载之

外， 苟有才情卓越， 操守不同， 或有文采可观， 一
长擅绝者， 不妨入于列女， 以附方技、 文苑、 独行

诸传之例， 庶妇德之不尽出于节烈， 而苟有一长足

录者， 亦不致有湮没之叹云。”［11］298 现存其所辑《湖

北通志检存稿·人物志》即以“才慧”为独立类目， 辑
录董少玉、 江兰、 徐蕙等闺秀才媛的生平事迹， 间
或评其诗风， 并著录诗集。明清文士阶层遴选女性

入史志的价值尺度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开放态势， 表
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 而多元化评价标准的进一步

形成， 在于地方志列女传“闺秀”类目的设立。

“闺秀”一词出自《世说新语·贤媛》： “顾家妇清

心玉映， 自是闺房之秀。”［15］368 足称闺秀者须符合两

个条件， 一是家世良好， 二是德才兼备。在方志语

境下的“闺秀”与“才”的联系更加紧密， 主要以文学

才能为形象特征。明清两代， 官修地方志之风逐渐

兴起， 才女形象再度出现在列女传中。明崇祯《嘉

兴县志·人物志》“词翰”目下附“闺秀”一类， “乃若

深闺颖质， 亦能染翰操觚， 即未必匹曹驾魏， 斯亦

灵秀所钟， 不可混也”［16］215。清乾隆《广德直隶州

志·列女志》中亦在“完节”“义烈”“贞孝”“贤媛”之

外附上了“闺秀”一类。清嘉庆《丹徒县志·列女传》

则在“贤孝”“贞烈”等条目之外出现“才艺”一类， 以
文学为主要选录标准， 收录了钱敬淑、 陈蕊珠等众

多清代女性诗人。清光绪《三原县新志》在前代三

原县志的基础上新增“有以闺秀著者”一类， 以文才

为特质， 区别于“节孝考” “贞烈” “贤淑” “贞寿”以

及“瑞应”， 路凌波生平载录其中。

方志列女传中出现以文学为选录标准的单独

类目， 是明清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 标志着公共话

语领域女性评价标准渐趋多元， 而这一现象也是才

媛文化繁荣的表现， 意味着女性在“三从”框架之外

的个体书写开始受到关注。明清时期才媛文化的

推广和盛行， 使得女性的才情与文采逐渐受到文人

雅士的关注和追捧， 以女性诗人诗作为中心的诗歌

总集纂辑渐多， 如袁枚《随园女弟子诗选》、 陈维崧

《妇人集》以及王士禄《然脂集》等， 赵翼、 钱谦益、 
况周颐等文人还为闺阁诗集作序题跋， 类似的文学

活动反映出明清“士”阶层对才女文化的接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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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

2. 2　女性历史书写的个体化

《后汉书·列女传》章首皆以“妻” “母”或“孝

女”［10］ 称呼女性， 其次再介绍传主姓名， 后世列女

传则多有略去名字、 直称姓氏者， 或以贞女、 节妇

代其名， 显示出女性历史书写主体性的隐没趋势。

章学诚曾数次驳斥此法： “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 
甚 至 称 为 该 氏 ， 则 于 义 为 不 通 ， 而 于 文 亦 鄙 塞

也。” ［11］310 “末世行文， 至有叙次列女之行事， 不书

姓氏， 而直以贞女节妇二字代姓名者， 何以异于科

举制义， 破题人不称名， 而称圣人、 大贤、 贤者、 时
人之例乎？”［11］269

姓名是个体身份的象征， 而姓氏来源于父系文

化， 只有名和字是属于女性自身的个体象征。剥夺

史志中女性的名字、 以父姓或女德特质取而代之， 
实则是对女性个体存在意义的消解， 将独立的女性

个体符号化、 抽象化， 成为稳固社会基础的工具性

存在。在以“士”阶层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生活中， 对
男性和女性早已“形成了两种迥不相同的文化习俗

所预设的区别和规范”［17］6， 中国传统文化习俗赋予

女性的角色定位往往与家庭相关联， 从《易经》中的

乾坤卦象、 《书经》中的牝鸡司晨， 到《诗经·小雅·

斯干》的“乃生女子， 载寝之地， 载衣之裼， 载弄之

瓦”［18］287， 都规定了女性行事的范畴， 这种社会分工

模式构成了中国古代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基础， 而
史书方志将女性群体符号化的做法， 进一步固化了

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 其实质是父系社会对女性

权利的无形侵略。

“闺秀”类目下的女性则往往姓名俱录， 凸显出

女性作为“个人”存在的本质。如路凌波与以贞烈、 
贤淑等其他缘由载入方志的女性不同， 不是路氏， 
而是有名“凌波”， 有字“秋湄”， 呈现出传统伦理规

范下的个体存在。闺秀才媛历史书写的个体性在

其生平记载中亦有所体现：

路凌波  字秋湄， 生长会宁， 随父路绰公别驾任

所。慧质天授， 好吟咏， 适生员郭抱一永安， 寓居

三原。永安能诗， 凌波时相唱和， 如良友切劘。既

永安贫甚， 凌波典衣卖钗， 孝事高堂， 绝无怨悔。

生子振希， 聪明绝伦， 年十三入庠， 十六而殇。有

《哭子编》。老益穷困伛偻， 惟教授生徒度日而已。

所著有《翦红诗草》［3］339⁃340。

贺瑞麟有意强调路凌波作为闺秀才媛的独特

性， “慧质天授， 好吟咏”写她少年早慧， “时相唱

和， 如良友切劘”写闺秀才媛建构出以文学为桥梁

的知己型夫妻关系， 并介绍了《哭子编》 《翦红诗

草》两部作品集， 类似叙述罕见于其他类型的女性

传记。从姓名俱录到生平记载， 以路凌波为代表

的、 以文学才能为特质的“闺秀”一类在方志列女传

中表现出极强的特殊性， 可谓是女性作为个体得到

“士”阶层承认的表征。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对女性个体存在的承认仍

然建立在“德本论”观念的基础之上， 对女性文学才

华的认可和重视， 必须以德行无失为前提。以路凌

波为例， 即使被辑入人物志的主因是诗歌创作才

能， 但她的生平仍然是在传统“三从”框架下进行叙

述的， 这位女诗人形象的塑造无法脱离持家贤妇、 
事亲孝妇以及教子有方的贤良母亲等传统女性典

范模型。相比而言， 《关中两朝诗钞补》介绍路凌波

生平时则更为强调“德”的重要性， 甚至忽略了

“才”： “路字秋湄， 会宁人， 别驾绰公女， 归池阳郭

静升， 本出素封， 后贫且寡， 又丧子， 守贞， 教授为

生。”［2］77 更加强调其穷困且能守贞的德行， 无一语

涉及路凌波的才女身份， 侧面说明“才”作为正向评

价标准的合理性必须建构在“德”的基础之上［19］。

袁枚倡导女性进行文学创作， 甚至收女弟子为徒， 
但他在论述女性书写的正当性时也要向儒家经典

中寻求支撑： “俗称女子不宜为诗， 陋哉言乎！圣

人以《关雎》 《葛覃》 《卷耳》冠《三百篇》之首， 皆女

子之诗。”［20］570 越是受过教育的女性越是认同这种

“先德行而后文艺”［21］879 的传统观念， 如毛国姬《湖

南女士诗钞》例言中说： “是选意在激扬表著， 有关

节义者必收入， 期有合女史之箴， 无失性情之正， 
其道冠缁尼及青楼失行之妇， 虽有雕镂风月之作， 
概不收录。”［22］选录标准完全以妇德为先， 严苛甚于

男性选家。因此， 路凌波也必须符合“典衣卖钗， 
孝事高堂”、 传宗接代、 教子有方的妇德模型， 否则

即使文学才华再出色， 也不符合志书史传的立传

标准。

2. 3　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展

从路凌波的诗歌创作中还可以窥见清乾隆时

期西北地区女性生活的缩影。明清两代， 以学者为

中心的书院教育兴盛， 三原县的学古书院、 宏道书

院以及嵯峨书院皆已建成， 学风昌明； 书籍刊刻行

业迅速发展， 在三原县形成刻书中心［23］318。在文教

昌盛的社会环境下， 女性教育繁荣发展， 知识水平

的普遍提升使得女性得到以此谋生的机会。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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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县新志》记载， 路凌波“老益穷困伛偻， 惟教授生

徒度日而已”， 《关中两朝诗钞补》中也记载路凌波

晚年以“教授为生”， 《会宁县志续编》称其“开吾邑

女学之先声”， 说明路凌波暮年是以女塾师的身份

维持生计的， 《送门人马修五之蜀》记录了路凌波与

弟子的相处日常和深厚情感：

月前与花期， 煮茶共谈诗。我愧文宣训， 君如

蕙兰资。簪笔游林泉， 到处相追随。今闻汝远游， 
触我苦别离。慈亲违千里， 怅望攒愁眉。诗书尔缘

悭， 红尘嗟路歧。报到复几日， 悒怏更恻悲。寸草

春晖心， 时时须念兹。丈夫重意气， 何虑曼倩饥。

珍重无多语， 疏慵常自医［6］62。

据  “丈夫重意气， 何虑曼倩饥”等诗句， 路凌波

所教授的对象还包括男性， 不同于仅往来于闺阁之

间、 教导女学的“闺塾师”， 虽然这种师生关系是类

似母子性质的亲厚， 但仍然显示出清代文化生态环

境的包容性。路凌波所作《客有以诗集求订者， 辞
之不得， 既为评点诗以答之》亦展现出清代关中才

媛文化的发展， 诗题清晰地交代了写作缘由， 诗歌

内 容 以 上 官 婉 儿 采 楼 评 诗 的 典 故 婉 拒 客 人 要

求： “婉儿持称衡， 上林诏陪宴。采楼飞云笺， 五花

迷片片。沈宋分锱铢， 美目明若电。大臣正襟谈， 
尚嗤粉黛嬿。涂鸦愧前娥， 敢肆萤烛炫。”［6］61 这首

诗既简洁又委婉， 巧妙地表达了拒绝之意。值得注

意的是“以诗集求订”一事， 指的是有客人请路凌波

帮忙润色自己的诗集， 可见路凌波诗才与公众认可

度， 这也是当时关中地域才媛文化发展推动女性生

存空间拓展的表征之一。

才媛文化的融入拓宽了女性狭窄的生存空间， 
呈现出清代知识女性的多重身份。女性读书明理

不是为了谄媚， 不是为了“博得男性称赞她们为风

雅而作”［24］25-26， 而是以此作为一份工作、 一种独立

生活的方式， 女性通过学识获得了突破传统伦理框

架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路凌波能够作为女塾

师教授男弟子， 并入传， 受到李元春、 贺瑞麟等理

学家群体的认可和尊敬， 说明知识女性通过才学谋

生这一现象在当时的关中地区并不属于违背性别

伦理规范的行为， 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可见， 清代

陕西关中地区的地域女性文化虽然未能脱离传统

贞孝节烈的藩篱， 但已生长出一些新鲜的枝叶。

从路凌波的书写行为亦可探知清代关中地区

女性文学的整体发展态势。七言古诗《题闺秀邢馨

如〈吉光集〉诗后》反映出关中地区闺秀之间的交往

和文学活动情况。邢馨如是一位与路凌波同时代

的女性诗人， 有诗集《吉光集》， 今已佚。路凌波为

《吉光集》作此题跋诗时， 邢馨如已故。诗歌主要内

容是对邢馨如文学才华的惋惜和对其亡故的哀

叹： “矫矫若起云鹤羽， 音似桐鱼击石鼓。淡月扶

疏杨柳风， 香雪拨弄梨花雨”是对邢馨如诗歌风格

的具象化描写， 可以推测邢馨如也是一位才气斐然

的女诗人。  “掩卷凄怆余心酸， 宁为零香摧肺肝。

更阑不知愁多少， 泪痕点点湿绮纨。”［6］65 可见路凌

波与邢馨如交情匪浅。此外， 《月满楼和徐映玉叠

顾星桥》 《弼田村春游望献陵用张勤淑游平山堂得

悬字韵》 《送外赴省试用吴若云韵》等诗中亦显示出

路凌波与徐映玉、 张勤淑、 吴若云等清代女诗人的

文学互动， 闺秀才媛间的交往互动以文学创作为桥

梁， 展现出清代女性文学发展态势的积极性。

3　路凌波诗歌创作的文学价值

地域总集选录女性诗歌的缘由比较复杂， 一方

面是以地系人、 以人存文的编纂目的， “使一方文

献， 无所阙失”［11］228； 另一方面在于编者选诗观， 诗
歌文本须与编纂宗旨相契合。  《原献诗录》所辑路

凌波诗 50 首皆是据编者主观意图而成的选录结果， 
表现出诗歌题材上的偏向性， 而客观上亦在题材内

容或书写方式上展现出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

学价值。

3. 1　诗言志， 思无邪

《原献诗录》的编纂宗旨首先在于言志， 诗出于

志， 且志须雅正， 能感发人心。贺瑞麟在《爱吾庐

诗草序》中说： “光绪庚辰， 適有邑志之役， 又特辑

邑中先献之作为原献文录、 诗录二种， 其于诗大概

不出乎言志、 无邪之旨， 而一切风云月露绮丽靡曼

之音不与焉。”［9］101 此言亦表露了贺瑞麟编纂《原献

诗录》时的选诗宗旨。所谓“言志、 无邪之旨”， 与
“风云月露绮丽靡曼之音”相对举， 一方面是指诗歌

应该表达作者思想情感， 所谓“在心为志， 发言为

诗”［25］63； 另一方面， 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的性质必须

符合儒家道德规范， 也就是孔子所言“思无邪”［26］11。

这一标准反映到女性诗歌中呈现为对儒家女德规

范的要求， 《原献诗录》所辑路凌波诗歌采摭自《关

中两朝诗钞补》， 唯独将《迎月楼趁凉夜坐外子同梁

枚臣、 柳振绪、 吴文宿分韵得静字》摒除在外， 原因

正在于此诗乃是路凌波参与男性诗会时所作的和

韵诗， 这种行为在贺瑞麟眼中有碍妇德修养， 故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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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取。

与此相关联的是诗歌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 
贺瑞麟在《池阳吟草序》中说： “诗原于性， 感于情。

存诸性情者， 非有恻坦慈爱之诚， 则其发于诗也必

无恳切真挚之思。靡曼之音、 葩藻之词， 奚益于世

道人心？虽不作， 可也。”［9］87-88诗歌要以雅正之志潜

移默化地感发人心， 对世道人心起到正向的教化作

用。贺瑞麟的学生柏堃在《泾献诗存》的序言中对

《原献诗录》的辑录原则也有所论：

诗以理性情为本， 而辞气音节、 涵泳优游， 可
以使人感发惩创而不自觉， 此三百篇大旨， 善言诗

者之所必宗也。若役志于风云月露靡曼之音、 葩藻

之词， 无关于世道人心， 虽不存可也。三原贺复斋

先师辑《原献诗录》， 即本斯旨［27］3。

所谓“使人感发惩创而不自觉”， 既有孔子“诗

可以兴”［26］183 之意， 也是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

所说： “凡诗之言， 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 恶者可

以惩创人之逸志， 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

已。”［28］8 因此， 贺瑞麟选录的女性诗歌在题材上偏

向于悼亡诗、 戒子诗及思妇诗， 指向孝、 贤、 贞等

妇德观念。

戒子诗是指“以教化和诫勉子孙后代为主要内

容的家训文体和诗歌题材” ［29］。路凌波和丈夫郭永

安育有一子， 取名振希， 郭永安时常在外游学， 教
育职责便落到路凌波身上， 她教子有方， 曾作《示

儿》 《责子》两首诗予以教导， “淡泊守自贞， 纷华竞

可丑”［6］61“放眼天地阔， 勿为俗尘眯”［6］62， 诗人想要

告诫儿子抵制功名富贵的诱惑， 淡泊自守。女性戒

子诗的创作至清代繁荣， 形成独特的文学文化现

象， 反映出父教缺位下的母教文化盛行， 以及清代

女性文学素养和知识水平的普遍提升。

路凌波所作悼亡诗皆为组诗形式， 情真意挚， 
感人颇深。郭振希十六岁时夭折， 对路凌波的打击

无疑是巨大的， 《三原县新志》记载路凌波为此作

《哭子编》， 惜不得见。现存《哭子诗四首（并引）》由

四首五言古诗组成， 表达诗人哀痛祭奠之情。第一

首述亡者生平， 第二首叹自身苦命， 第三首表悲愁

哀思， “汝为母病忧， 母反归汝殡”言辞质朴却能在

两句之间构成反差张力， 孝顺亲厚却竟夭折， 更添

悲痛。第四首叙写为子缔结阴婚的场景， “日暮寒

栗冽， 风劲雪飞扬”将下葬时的环境氛围渲染得悲

壮苍凉， 而全诗亦可作为陕西地方民俗资料， 具有

一定的文献价值。  “情郁悲莫伸， 濡泪寄歌咏”［6］63

是这组哭子诗的点题之句， 哀痛之情已到极点， 借

诗以宣泄， 诗人在诗序中自叙创作动机， 亦表达

此意：

情思发动， 圣贤不免。发而得中， 贤哲为难。

从容和平， 此诗之所以见性情也。亡儿振希， 慧而

早殇， 余恸不自胜。哀情所感， 信口成声。情之所

钟， 或无妨於性之贞乎。就中哀死述行者， 诔义有

之 ， 非 徒 饶 婆 舌 说 誉 儿 癖 也 。 爰 集 所 作 ， 疏 以

短引［6］62⁃63。

这篇散文小序可视作路凌波的一篇诗论小文，

展现出真挚强烈的情感迸发时作诗以纾解的创作

需求与清代“性情”诗学观之间的矛盾冲突。程朱

理学渗透下的“性情”诗论以诗本于“性情”为基础， 
以“性”为体， 以“情”为用， 将情感视作主体道德价

值观念的表现形式， 规定了情感内涵的非私人化以

及温厚和平的适度原则， 形成一种“其性中而不偏， 
其情和而无戾”的诗学观［30］。然而这种对诗歌抒情

内涵和程度的限定， 实则背离了文学作为“人的需

求的一种情感发泄与补偿的语言艺术表现形式”［31］ 

的本质， 因此当抒发强烈情感的创作需求形成， 诗
人不禁产生矛盾和疑惑， 试图以“情之所钟， 或无

妨於性之贞乎”的解释寻求情感发泄与诗教理性并

存的可能性， 我们仿佛能听到这位女性诗人渴望挣

脱陈旧刻板束缚的呐喊， 虽然最终仍然回归到儒家

诗旨之内进行探讨， 但到底是一种女性诗学思想的

进步。

《原献诗录》中辑录路凌波多首思妇闺怨题材

诗歌， 如《镜台词》 《寄外》 《秋闺曲》 《秋夜长三章》 
《戍妇词》 《古意》 《四时闺梦效碧梧香阁风雨月雪

韵》 《长信春词》 《长信秋词》等， 凡 14 首， 约占辑录

总量的四分之一， 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偏向性， 盖因

此类主题更符合女德要求， 更能够显示出女性对父

权的顺从和依赖， 故诗歌情感越真挚， 越有助于彰

显一地风俗教化之功。

除以上几类题材外， 路凌波所作咏物诗亦将言

志与体物结合， 以物状寓意主体性情， 如《花影》虽

咏花木， 却有风骨立意：

色色空空点碧苔， 娇枝掩映绘芳埃。纱窗印入

推还去， 玉砌铺成扫不开。霁月移将书幌外， 斜阳

写 上 翠 屏 隈 。 丰 姿 未 许 投 潜 晦 ， 故 待 光 明 下

镜台［6］67。

颔联化用初唐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玉户

帘中卷不去， 捣衣砧上拂还来”［32］66 句意， 与颈联形

成对照， 推不去、 扫不开的花影， 唯有日月之光可

令其有所动摇， “丰姿未许投潜晦， 故待光明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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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既写花影， 亦写自身， 坚韧又顽强， 只循光明

处绽放。全诗紧扣所咏之物， 描情摹态， 并赋予花

影高洁独立的品格， 以物自喻。

3. 2　抑扬顿挫， 节律悠扬

贺瑞麟虽然提倡文学创作应“雄直古朴， 不事

雕饰” ［33］， 但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的形式特征持否

定态度， 只是强调不要在文辞藻饰上过于用心着

力， 以致藻饰靡丽、 空洞浮泛， 实则他对文学的美

学特征并非全然否定， 反而认为诗歌应具有音韵节

律之美， 而具有美感的诗歌更有助于增强其道德教

化、 感发志意的力量。如柏堃序中所言“辞气音节、 
涵泳优游”［9］24， 即是指诗歌音韵美对于“使人感发

惩创而不自觉”［9］24 的重要作用。贺瑞麟在《女诗经

序》中也说： “诗之为教， 本于性情， 其为言既易知， 
抑扬吟咏有自然之音响节族， 其感人为最深。”［9］24 
贺氏承认诗歌音韵之美对增强其艺术感染力的重

要作用， 赞赏抑扬顿挫、 节律悠扬的诗歌创作。在

《原献诗录》所辑路凌波诗中， 不论古诗抑或近体律

绝皆为声情兼备之作， 客观上呈现出女性书写的文

学价值。

杂言组诗《秋夜长三章》分别以“秋风”“秋月”

和“秋气”为主题， 表现思妇独守空房的孤独和对远

戍征人的牵挂。  “秋夜长， 秋气伤， 桐叶飘飘下银

妆。更阑霜气入刀尺， 征衣欲翦九回肠。”［6］64 三言

与七言交错结构， 平仄交替， 句尾押韵， 多用叠音

词， 富于音韵美感。

路凌波所作近体诗则主要是一些描写闺阁日

常、 女儿情思之作， 清新自然， 如《秋夕偶成》： “梦

觉黄昏后， 萧疏倚画楼。云收三径暑， 月送一帘

秋。宿鸟为宾主， 吟虫作唱酬。良宵河汉近， 隔座

看星流。”［6］65 以鸟鸣虫吟唱和往来衬托秋日黄昏的

凉爽静谧， 颇有“蝉噪林逾静， 鸟鸣山更幽”［34］87 的

意境。  《秋夜读书》同样是一首描写秋日傍晚的五

律佳作：

碧焰银釭冷， 迢迢夜漏长。蛩声依古壁， 萤火

渡空堂。画扇抛残暑， 风帘弄晚凉。摊书人静后， 
霁月照幽篁［6］66。

颔联“依”“渡”两个字用得极好， 蛩鸣贴着墙壁

幽幽传来， 空旷厅堂内现点点萤光， 萤火飞舞如同

在深夜河流上飘荡； 结尾“霁月照幽篁”提炼自盛唐

诗人王维的《竹里馆》， 寓意一种孤独却圆融自足的

心境。全诗意境清幽， 别有意趣， 脱离传统闺怨诗

的悲凉底色， 表现出女性独处时的安然自适。

路凌波的律绝创作在短小精悍的篇幅内展现

出 女 性 日 常 生 活 中 独 特 的 情 感 体 验 ， 如《春 阴

排闷》：

几片残花乱点衣， 浓阴困顿恼春辉。多情羡尔

枝头鸟， 得意园林处处飞［6］68。

一个“乱”字， 一个“恼”字， 将诗人烦闷的心情

展露无遗。  “残花”点出暮春之景， 诗人受强烈的

日光所扰， 被迫停留在树荫下， 看着衣裙上乱糟糟

的花瓣愈加烦闷， 此时闻得枝头鸟啼， 抬头一望， 
不禁羡慕鸟儿拥有一双翅膀， 可以不惧日光毒辣， 
肆意翱翔。又如《闻莺》： “香红影里晓莺啼， 竹外

天空雨过溪。攲枕绿窗人梦觉， 疏帘不卷画楼

西。”［6］69 同样写日常心境， 这一首却别有消散闲适

之态， 春雨过后的清晨被窗外莺啼唤醒， 醒来见花

香竹影， 雨过天晴。上联写景， 下联叙事， 写寻常

一日， 颇有情致。

路凌波的闺阁题材诗以纯粹的个人生活为主

题， 格律工稳， 声情优美， 语言端正平实， 风格清

新雅丽， 全无男性视角下香艳化、 脂粉气的痕迹。

这些诗歌关注女性内心感受， 细腻描写女性情感， 
生动展现闺阁日常， 令读者感受到女性诗人视角下

对生活的体验， 营造出一个清新可感的女性世界。

4　结　语

以文学为独立立传标准收女性入志， 并将女性诗

作大量辑入地域总集， 不仅是受前代方志、 总集的影

响， 《原献诗录》编纂者贺瑞麟个人的女性观亦与之相

关。贺瑞麟是晚清关中理学家， 一生历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四朝， 虽生于变革动荡之际， 却能坚守程

朱之学， 以倡复古礼为己任， 躬行践履， 同治十三年

（1874 年）被授予国子正学正衔。贺瑞麟提倡并重视

女性教育， 如《题训女三字文》中就有“世之治也， 女
教尤为先”［9］167 之句， 他还亲自编纂《女儿经》 《女小学》

等女教书籍， 并作《教女八纲为女肃作》 《训王氏女》

等诗歌训诫女子， 如“四德三从， 孰守勿失”［9］616 “惟顺

而柔， 妇道以正”［9］617， 虽然其倡导女教的最终目的仍

然是规训女性遵守妇德， 但贺瑞麟对女性始终抱有一

种尊重， 《三原县新志·人物志》的开篇小序中说： “女

有士行， 扶纲常， 丈夫有弗若者。”［3］570 虽然是将女性

放在“士”的文化传统中进行衡量和评价， 但已然表现

出一种无偏见的敬重和欣赏， 虽称不上平等相待， 但
到底是一种进步。在此基础之上， 贺瑞麟对女性诗歌

创作也是抱持着尊重欣赏的态度， 在其所作《女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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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有言： “十五国风亦多妇人女子之作， 妇人妊子

所以令瞽诵诗， 二南之音又以用之闺门乡党， 以化天

下者也。”［9］24 依据《诗经》论证女性吟咏的合法性， 是
清代文化生态环境对女性书写行为更具包容性的表

征。以此为前提， 贺瑞麟在编纂《原献诗录》时才会大

量收录一位女诗人的创作， 不因性别而弃之不取。

透过《原献诗录》 《关中两朝诗钞补》等地域诗

歌总集对路凌波诗歌的收录以及生平记载， 可以得

知关中地域女性文化至迟在清乾隆时期已呈现出

新绿的萌芽， 才媛文化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入侵催生

了一位妇德伦理框架之外的女塾师和女诗人， 然而

在前人撰著的女性文学史上却罕见她的身影， 或许

还有更多的女性作家被湮没在卷帙浩繁的地方志

书和地域总集中， 有待学者努力挖掘， 不使明珠

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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